
第一章 愁人的親事 

清晨，甜水村。 

天剛剛亮，村子裡的大多數人家都還沒醒，杜家卻早早的開了門。 

宋芮娘拿著掃把走出來，第一時間是先去檢查柴火垛裡的柴火，昨晚下了一場雨，

幸好沒淋濕太多的柴，否則濕柴不好燃，早飯就得遲了。 

芮娘抱了幾根細柴火到了廚房，用火摺子點燃，一直看著柴火慢慢燒起來後才站

起身，又往灶上的鐵鍋裡倒了一桶水，這幾日天越來越冷，一大早就得把全家的

熱水備好。 

燒完了水就得忙活著煮稀飯，甜水村的早飯習慣了稀飯和饅頭，她手腳快，不到

一個時辰早飯全都端上了桌，院子裡也收拾得乾乾淨淨。 

直到這時，芮娘的舅舅杜功章和舅母田氏才從床上起來穿衣。 

田氏隔著窗戶往院子裡看了一眼，見芮娘已經收拾妥當準備開始洗衣服時，她一

邊梳頭一邊走了出去。「芮娘啊。」 

芮娘立馬回頭，「舅母。」 

「不是說不用妳幹這些活兒的嘛，怎麼起這麼早呀。」 

芮娘早就習慣性的笑笑，「睡不著，院子裡風大，就出來看看。」 

田氏笑咪咪的，嘴上說著客套話，卻是絲毫不客套的坐在了飯桌前。自從這個外

甥女到了杜家，她就再沒進廚房一步，原本因為幹活有些粗糙的手竟然養得有些

細嫩了。 

田氏十分滿意，芮娘端著稀飯上桌時她多留神了兩眼芮娘的手。 

怎麼同樣是幹活，人家的手就還是白白嫩嫩，一絲紋路都沒有呢？田氏心裡撇了

撇嘴，還是年輕好啊。 

舅舅杜功章也坐了下來。 

「舅舅。」芮娘喊人。 

杜功章點了點頭，朝自己外甥女笑了笑，「芮娘辛苦了，快坐下吃。」 

芮娘應了一聲，最後才坐了下來。 

早飯是簡單的稀飯饅頭和醬菜，田氏很喜歡吃芮娘醃的這個醬菜，她自己也試過，

卻一直做不出這個味道。 

「我一會兒要進趟城，家裡缺什麼嗎？」杜功章問。 

田氏正在喝粥，立馬放下。「缺！一會兒我給你個單子，按照單子買。」 

芮娘默默的沒說話。 

杜功章看了她一眼，「芮娘呢，有什麼想要的？」 

芮娘笑著搖頭，「我什麼也不缺，多謝舅舅。」 

杜功章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舅舅杜功章是甜水村唯一一個教書先生，甜水村和京都挨得近，進城坐牛車也就

一個多時辰，村裡總有些要讀書的小娃娃，來回去城裡麻煩又不放心，杜功章作

為村裡唯一的秀才，這教書的活計自然就落在了他頭上。 

舅母田氏出身商戶，只是娘家後來落魄了又一心想嫁一個讀書人，才嫁給了杜功



章。 

早飯後，夫婦倆進屋去了，芮娘繼續在院子裡洗著衣裳。 

「要買這麼多東西？」杜功章接過田氏的單子，皺眉道。 

田氏瞪了他一眼，「不然呢？現在家裡三張嘴，米麵糧油哪一個不得添置？你可

別忘了，馬上就入冬了，這肉還沒著落呢！」 

杜功章皺著眉把單子塞到了懷裡，「我知道了，肉的事不用擔心，等進了冬月，

村長會發的。」 

「你當教書先生分的那點肉還不夠打牙祭的！今年還有芮娘在，你還是想法子去

京都的屠戶那裡定一點，不然，過年都沒有肉吃的！」 

杜功章盤算了一下，「今年年初鬧了豬瘟，肉價怕是很貴，我先去問問價格。」 

田氏嗯了一聲，繼續回到鏡子前梳頭。 

杜功章看她一眼，「妳也少給自己買點首飾衣裳，妳一根簪子都夠換十幾斤的肉

了，還有，妳那衣裳，要是有多餘的布料就給芮娘一些，她來咱們家大半年了，

一件新衣裳都沒有。」 

田氏沒說話，自顧自的梳著頭，等杜功章走後，她才有些心煩意亂的將梳子放下，

歎了口氣。 

 

杜功章要進城，午飯只有芮娘和田氏兩個人，芮娘照舊炒了一盤白菜打了一個湯，

一人兩個饅頭，又從醬菜罈子裡舀了一小碗蘿蔔醬菜，這才招呼田氏出來吃飯。 

田氏從房內走到桌前，看了看桌上的菜，冬日裡大白菜是頓頓常客，乾粉絲容易

保存，泡發後扔兩個新鮮菌子進去，就是一鍋粉絲菌菇湯，喝了暖身暖胃，她對

這頓午飯還是很滿意的。 

自從芮娘到了杜家，她的確豐腴了不少。 

就拿這道簡單的炒白菜來說，田氏自己做出來的就是簡簡單單普普通通，但經了

芮娘的手總覺得有一股肉香味，田氏之前還懷疑過，但問了之後才知道，芮娘只

是用豬油或者油渣炒的菜，所以才比一般的白菜香。 

田氏原本也想說兩句浪費，但又實在是覺得好吃，便把話嚥了回去，只是讓芮娘

做飯成了習慣，一做就是大半年。 

「芮娘，我出門了。」吃完飯，田氏穿戴整齊，帶著自己的小筐子出門了。 

雖然杜功章今天進了城，但她也約了人要去隔壁鎮子的集市逛一逛，家裡有芮娘，

家務活也是不用操心的。 

「舅母，您慢些。」芮娘送她到了院子門口。 

田氏回頭看了眼這個外甥女，穿的是她之前的粗麻衣，挽著一個比婦人還老氣的

髮髻，這丫頭好像比半年前長開了點？田氏心裡尋思著，是該給她扯匹布了。 

出了自家院子沒多久就到了村口，甜水村隔壁有一個月牙鎮，田氏早就和王氏約

好今日去趕集。 

王氏家就住在村口，兩人打了照面後便提著籃子一同出發。 

王氏看一眼田氏，忍不住道：「我瞧妳這幾日皮膚好似細嫩了一些，抹什麼好東



西了？」 

田氏得意笑了笑，「我能抹什麼，家裡幾個銅板都沒有，還惦記著那天看的胭脂

和花露呢。」 

「那妳怎麼皮膚越來越好，這身子好像也養了些？」 

「就是沒幹活吧。」田氏倒也沒遮掩。 

王氏心裡有些發酸了，「到底還是妳好命，芮娘到妳家大半年了吧？」 

田氏點頭，「四月初來的。」 

「喲，那確實大半年了，我瞧自從她來了之後妳日子滋潤了不少。」 

田氏笑了笑，「我不讓她幹，她搶著幹活做飯。」 

「嘖，真是羨慕，不過芮娘今年也十六了吧，妳打算就這麼一直下去？」 

王氏這話說到了田氏的心坎上，她悠悠的歎了口氣，「她的情況別人不知道，嫂

子妳是清楚的，我和她舅舅都想給她說親，可妳說，這哪有合適的人選？」 

王氏壓低聲音，「我只知道妳四月的時候和她舅舅親自去把人接了回來，其餘一

概不知道啊。」 

田氏看了看四周，小聲道：「她之前被她那個狠心爹賣到山裡去了，嫁給了一個

老鰥夫。」 

「啊……那芮娘豈不是……」 

「不過那鰥夫沒什麼好命，芮娘剛去第二天人就死了，屋裡有些糧食和肉，芮娘

一個人在山裡過了一陣，十五歲的女娃娃，有時候我想起來也覺得心疼得很。」 

王氏道：「可不是呢……難怪，芮娘在妳家住了大半年，我看妳倒是沒什麼抱怨。」 

「有什麼可抱怨的，她能吃多少？不過啊，嫂子妳說的對，長久下去也是不行的，

屋裡就她舅舅一個賺錢的，我這肚子明年再怎麼樣也得要一個了，我尋思著嫁出

去也好。嫂子，妳有什麼好人選嗎？」 

王氏也給人說過一兩門親事，對這鄉里鄉親的年輕人倒是都熟悉，她也不藏著掖

著，「我說實話，就芮娘這情況，想找一個清清白白的人家是不太可能了，唯獨

看看有沒有哪家的填房或者妾室能收的，妳覺得呢？」 

田氏沉默了。妾室是不靠譜的，杜功章也不能同意。「看看填房吧。」 

王氏道：「填房也怕是找不到好的，誒，我倒是可以幫忙去看著，不過有一點，

芮娘她……還是黃花閨女嗎？」 

田氏被這個問題問住了。 

王氏急道：「妳不是說她嫁過去的時候那男人第二天死了嗎，那到底是圓房了還

是沒圓房啊，這很關鍵的，直接決定了她未來能去什麼樣的人家。」 

田氏皺眉，「我明白這個道理，但、但這個問題，我也不好問啊。」 

王氏翻了個白眼，「從前不好問，現在還不好問嗎，妳要給她張羅婚事了，當舅

母的問問又咋了？」 

田氏點頭，「是這個道理，那我今天回去就問問。」 

「這就對了。」 

 



 

月牙鎮和京都距離也不遠，但是比甜水村要稍稍繁華一些，京都不少住在城郊的

生意人都和月牙鎮有生意往來。 

田氏和王氏到的時候，集市上已經人山人海。 

「我的親娘，擠死了！讓讓！這是在幹啥？」 

兩人來月牙鎮趕集也好些回了，倒是頭一次見到這樣的場面。 

王氏拉住一個人，問：「前面幹啥呢？」 

路人道：「魯家鐵鋪開業，免費給鄉親們打鍋呢！先到先得！」 

「免費的？是京都那個魯家？」 

「可不是，月牙鎮是分鋪，厲害著哩！」 

田氏喜道：「真免費的，那咱們也去看看？正好我們家的鍋也鏽了，不要白不要。」 

王氏點頭，「我看行！」 

兩人費了老些力氣擠開人群走到了最前面，鐵鋪前是一個男人，大冬天的只穿了

一件褂子，結實又壯碩的胳膊正有力的掄著一下又一下的鐵錘，肌肉賁張，汗珠

滾滾。 

田氏沒見過這麼五大三粗的男人，竟有些害怕的朝後退了一步。 

王氏笑道：「這是魯家老二，魯越。魯越啊，我們要兩個鐵鍋。」 

名叫魯越的男人這時候才抬起頭來，濃眉黑眸，凜冽的眼神沒有什麼別的表情，

看了一眼面前人又將頭低了下去。 

「好。」男人不苟言笑，手腳倒是麻利。 

一直到王氏和田氏離開，田氏也沒敢再多看那人一眼。 

王氏見她真的害怕，笑道：「妳膽子咋這麼小，沒見過這麼猛的男人？」 

田氏道：「我家功章是多文雅的人，我的確害怕他這樣的。」 

王氏一邊介紹著魯家一邊笑話她被文人哄得團團轉，忽然眼睛一亮，「對了！魯

越他老娘不是正在給兒子說親嗎，妳家芮娘不是正好！」 

田氏愣住了，魯越？ 

那個男人？ 

她回憶起了剛才那男人的胳膊，怕是比芮娘的小腿都粗，連忙搖頭，「不行吧，

這咋能行呢……」 

「這有啥不行的？」王氏忙道。 

「魯家是個清白人家，而且魯越能幹能賺錢。他們家那個魯老太太雖說是精明了

些，但是魯家有錢，魯越在家排行老二，上頭那個大哥是開布莊的，三弟是讀書

人，魯越身子骨最結實，繼承父業，多好的營生啊！芮娘嫁過去不會吃虧的！」 

王氏一股腦的就將魯家的情況竹筒倒豆子一樣的說了出來，將田氏嚇了一大跳。 

「妳咋對他們家的事瞭解得這麼清楚？」 

王氏尷尬的笑了笑，「這不是我以前也是說親的嘛，自然對咱們周圍的人家都瞭

解的。」 

田氏狐疑，「妳替魯家說過親？」 



王氏支支吾吾的，一開始還想瞞，後來見田氏問得緊，索性也不瞞了，「是，那

魯越第二房媳婦就是我說的，可惜他那個媳婦命不好，嫁過去沒幾日就死了，這

不，魯老太太才急著說第三房。」 

「第三房？」田氏驚訝極了，她以為魯家是急著給魯越說第二房，沒想到竟是第

三房了。 

王氏知道這事瞞著也不合適，乾脆就將所有的事告訴了田氏。「魯越是死了兩房

媳婦，不過芮娘的情況的確特殊……我敢拍著胸脯說，這十里八村的沒有比魯家

更適合你們家芮娘的了！這個事兒啊妳考慮一下，可以的話我願意去跑一趟。」 

田氏猶豫了。魯家有錢這事兒她自然是知道的，但是她也知道那個魯老太太是十

里八村最出名的吝嗇鬼，那魯家現在又沒分家，芮娘真嫁過去了，到底是享福還

是受罪還得另說。 

王氏勸她，「妳是舅母，又不是她娘，肯為她張羅就不錯了。以後攀上了魯家，

妳和杜功章的日子還會差嗎？」 

田氏徹底不說話了。她也不是什麼聖人，若芮娘真嫁得好，她的確跟著沾光。「我

回去和芮娘商量一下。」 

王氏見她鬆了口，連忙笑道：「好好商量，我也去打探一下魯家的口風。」 

兩人原地散夥，田氏回家的腳程都快了幾分。 

 

 

芮娘完全不知道這些，田氏走後，她一如既往的在屋內打掃、整理，準備晚飯。 

屋裡的肉幾乎沒有了，下午應該還是以饅頭和菜為主，芮娘坐在灶臺前生火，動

作很是麻利。 

冬天的菜翻來覆去就是大白菜和醃蘿蔔，家家戶戶都這麼吃，但芮娘會十幾種醃

菜的法子，總是能將平平無奇的蘿蔔給醃出不同的味道來，這也是田氏一直沒有

抱怨芮娘白吃白喝的一個理由。 

吃人嘴軟，她是真的喜歡芮娘做的飯菜。 

田氏回來的時候，院子裡的柴火已經擺放得整整齊齊，雞鴨全都餵完，衣裳也都

在院子裡整整齊齊的晾曬著，田氏滿意的巡邏了一圈，這才來到廚房。 

快開飯了，杜功章還沒回來。 

「舅母。」芮娘見到她先是喊人。 

田氏笑咪咪的，「芮娘別忙了，過來看看我給妳扯的布。」 

芮娘一愣，誒了一聲，從廚房走了出來，淨了手，進了屋。 

她顯然沒想到田氏會給她扯布料，桌上放著一匹嶄新的藍色布料，田氏笑著拿起。 

「妳來了這麼久，一直也沒給妳扯布做過新衣裳，這塊兒布是舅母補給妳的，主

要也是前段日子妳舅舅手頭緊張，別怪舅母啊。」 

芮娘受寵若驚，「舅母，您這是說的哪裡話。」 

田氏笑道：「實話呀，妳看看妳，今年不過也就是十六，成日打扮得和個老婦人

一樣，說出去還當我苛待妳了呢。去打扮打扮，做身新衣裳，衣裳會縫吧？還有，



這簪子給妳，把頭髮也梳一梳。」 

田氏一邊說一邊遞給她一支銀簪子。 

芮娘長這麼大還沒有過這樣體面的首飾，當即嚇了一大跳，「舅母和舅舅的大恩

大德芮娘已經償還不起了，這些東西是萬萬不敢要的，舅母快收回去。」 

「妳這孩子！妳舅母的簪子沒有十根也有八根，還差這一根不成？拿著！」 

芮娘卻是個倔脾氣，幾番推辭，最後收下了布，那簪子還是說什麼都不肯要。 

田氏強不過她，正巧杜功章這時候回來了，只好作罷。 

「相公回來了？」杜功章一進門，田氏就敏銳的發現自己丈夫似乎臉色有些不大

對，她轉頭先對芮娘說：「芮娘，準備開飯吧。」 

芮娘應了一聲，走出了房。 

「怎麼了？這麼無精打采。」芮娘走後，田氏走到杜功章身邊問道。 

杜功章歎了口氣，「今天去買東西的時候遇到城裡私塾的老熟人了，說是京都城

郊預備開一個官家私塾，到時候這京都周邊村裡的孩子都可以去那邊讀書。」 

田氏嚇了一跳，「官家私塾？既然是官家開的怎麼又叫私塾？」 

杜功章重重的哎了一聲，「民間的叫法罷了，說是官家開的，誰不知道是那些個

商賈和官府的手段，怕是又想賺一波朝廷的紅利罷了，名字還沒定，怕是快了。」 

「那、那咱們村的也去？」 

「那官家私塾打著好聽的名頭，學費減半不說還有馬車接送，妳說如果妳有孩子

了，是選擇讓他進京都讀書還是在咱們甜水村？」 

田氏毫不猶豫，「那肯定是京都呀！」 

「那不就結了，妳都明白的道理，大家都明白。」 

田氏終於意識到了這件事的利害，她瞪大眼，「那你的意思是說，村裡的學堂要

開不下去了？那、那你怎麼辦？」 

杜功章皺眉，「那官府既然大費周折辦學堂，教書的人哪裡會輪得到我們，怕是

早早就定下了人選，只等著進去呢。」 

田氏臉色大變，「這可如何是好……」 

杜功章為這事愁了一路，現在心情已經不像一開始那麼沉重，見妻子臉色不佳，

他又轉而去勸田氏，「別怕，船到橋頭自然直，這只是風聲，那建一個學堂還不

得大半年的功夫，沒那麼快。」 

「但消息肯定是準確的……咱們要早做打算啊。」 

杜功章點頭，「放心吧，我心裡有數。」他說著就從懷裡掏出單子遞給了田氏。「今

天遇到這事，東西沒買太多，肉下次再去買吧，屠戶那邊也是人山人海。」 

田氏急了，「還吃什麼肉啊！這光景，把錢攢著吧，保不齊哪天就只出不進了。」 

杜功章皺眉，「不至於吧，馬上過年了，不買肉嗎？」 

田氏咬牙，「不買！今天我上街也花了二十多文，正心疼呢。」 

「妳買什麼花了二十多文？」 

「給芮娘扯了匹布。」說到這，田氏正好就想和丈夫商量王氏說的那事，可惜剛

開口芮娘的聲音就傳了進來。 



「舅舅舅母，吃飯了。」 

田氏應了一聲，扯了扯杜功章的袖子，「正好，一會兒吃完飯你就和我進屋，給

你說個事。」 

晚飯還是饅頭、鹹菜和粥，家裡的確一點兒肉都沒了，即便是芮娘也沒有法子變

出更好吃的菜色，但田氏今日一句話都沒有說，一家三口無聲的吃完了飯，她用

眼神催促著丈夫。 

杜功章放下了筷子，跟著田氏進了屋。「妳要和我說什麼？」 

進了屋，田氏拴上了門。「我是想和你說芮娘的事。」 

杜功章問：「芮娘怎麼了？」 

「我今天和王氏到月牙鎮趕集了，王氏說……」 

「不行！」杜功章皺起眉頭，似乎有些震驚妻子的這個提議，「第三房？那魯家

是什麼人要娶第三房？這事絕對不行！」 

「哎呀你別急！」田氏一把拉住了杜功章的袖子，「你聽我說，芮娘的情況你又

不是不知道，咱們家現在這光景，還能養她幾年，她今年十六，不在最好的年歲

嫁出去，你讓她往後嫁給人家當妾嗎？」 

提到妾室，杜功章臉色更難看了。他是個讀書人，自然無法接受自己外甥女去給

人家當妾。 

田氏知道他的心思，繼續慢慢道：「要怪就得怪芮娘那個狠心的爹！將芮娘賣到

那樣的窮鄉僻壤去，要不是芮娘命中有福，還不知道現在過的是什麼生活……我

自然是不介意她繼續住在咱們家的，但是姑娘家能一輩子不嫁人？你這個當舅舅

的也狠得下心？」 

道理是這個道理，杜功章明顯猶豫了。「那也不該是魯家，那個魯家老二我是聽

說的，為人凶悍，關於他們家的傳言京都都說得有鼻子有眼的，這不行。」 

「王嫂子和我都說了，說人家第一房媳婦是和人跑了，第二房是病死的，人是好

人家。」 

「這妳也信！」杜功章搖頭。 

田氏有些不耐煩了，「那你說你能給芮娘相看什麼好人家！」 

杜功章在外頭的時候田氏還會給他面子，可真正關起門來實則是個標準的耙耳朵，

田氏一嗓子他便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見自己的相公這樣，田氏滿意了，「我能害你們老杜家的人嗎？你且等著吧，這

事兒你說了不算，我去問問芮娘去。」 

杜功章想攔沒攔住，田氏已經出了房門，很快就到了芮娘的房間裡。 

第二章 尷尬的相看 

芮娘剛剛洗漱完，只穿了一件中衣。 

烏黑的長髮垂順下來，白皙的面龐上還有未擦乾的水珠，田氏進來時她側著身子

坐在床榻邊，一手絞著髮露出修長的脖頸，圓圓的杏眼波光粼粼，兩頰因為熱氣

粉嘟嘟的。 

女大十八變，誰能想到去年十五歲時那個乾癟瘦黃的丫頭現在已經出落成了凹凸



有致的少女。 

饒是田氏都看愣了一瞬。 

「舅母？」看見田氏，芮娘有點兒吃驚。 

田氏笑咪咪的上前，極其自然的坐在她床邊，接過芮娘手中的帕子，「舅母替妳

絞頭髮。」 

芮娘是挺驚訝，但也鬆開了手。 

「瞧瞧，我們家芮娘這頭髮真好，又黑又密，我娘以前說啊，這樣的頭髮就是命

中有福的人！」 

芮娘笑笑，「舅母說笑了，我哪有什麼福氣，舅母頭髮也很好的，您才有福氣。」 

田氏於是就發現，這大半年的她沒在意芮娘在家裡住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孩子嘴

甜。 

於是她臉上的笑咧得更開，說的話也誠心了幾分，「舅母都多大了，這輩子也就

這樣了，跟了妳舅舅，以後再有了自己的孩子，一輩子就看到頭了。倒是芮娘

妳……有沒有給自己打算過呀？」 

芮娘愣了愣。 

田氏見她這樣，就知道她聽懂自己的意思，也不繞彎了，將帕子往旁邊一扔。「芮

娘啊，妳今年也十六了，舅母不跟妳繞彎子，妳之前那個狠心爹將妳賣到山裡的

事這村裡沒幾個人知道，舅母就問妳，妳想沒想過再嫁人？」 

芮娘漸漸低下了頭，「我……怕是不好嫁的吧。」 

田氏跺了跺腳，「這是什麼話！咱們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怎麼就不好嫁

了？只要妳點頭，舅母明天就給妳相看去！」 

芮娘雙手揪著下襬，扯了許久，一直沉默不言。 

田氏急了，她忽然想起王氏今天白天囑咐她的話，咳嗽了一聲，朝芮娘湊了湊。

「不過在那之前舅母有個問題要問妳。」 

芮娘慢慢抬頭，眼眸裡清澈澄淨。 

「就是妳……去年進山之後，有沒有……」 

田氏湊到芮娘身邊低語幾句，芮娘的一雙眼漸漸瞪大…… 

 

 

次日一大早，魯家的大門就開了。 

魯家在京都城郊，進城不過也就一炷香功夫的腳程，用魯老太太的話說就是，她

種了一輩子的地，就算家裡再有錢，那也要生活在田地裡！在京都城裡那人擠人

的地方，她住不慣！ 

於是魯家將家安在城郊，裡外院落通透，院子後面還有一塊大菜地，院子裡養著

零散的雞崽和鴨子，一隻悠悠哉哉的大黃狗正趴在地上搖尾巴。 

王氏從魯家走出來的時候是魯大郎的媳婦兒韋氏送出來的，魯大郎現在是京都一

家布莊的掌櫃，他媳婦兒韋氏也是商戶出生，眼裡都透著精明，但為人處世卻甚

是圓滑，送王氏出來的時候笑得比花兒都燦爛，等人走了那笑意卻淡了，轉身進



了屋。 

魯老太太沒出面，正在正院的堂屋裡喝稀飯，右邊臉腫得和個饅頭似的。 

韋氏進來的時候喊了聲「娘」，魯老太太應了一聲，「人走了？」 

「走了。」韋氏走到魯老太太身邊，「娘，您牙疼也要看大夫呀，都腫了好幾天

了，我這瞧著也替您難受不是。」 

魯老太太哼了一聲，「妳替我難受？妳是嫌我沒法下地，家裡的活把妳累著了吧！」 

韋氏被她噎了噎，撇了撇嘴，「哪能兒啊，娘這說的什麼話。」 

魯老太太懶得和她掰扯，直接問：「王氏剛才說啥了？」 

提到這事兒，韋氏來了精神，向前兩步往魯老太太面前一坐，「我剛真是氣壞了，

您知道她給二郎說的什麼人家？杜功章的外甥女！那杜功章您知道吧，就是甜水

村那個教書先生，家裡窮就算了，這鄉親們誰不知道他那個外甥女是死了爹娘來

舅舅家住的，一個孤女罷了！」 

魯老太太皺起了眉。 

孤女……那不就是沒爹沒娘沒嫁妝嗎？那杜功章是個教書先生，自己還沒一兒半

女呢，怕是也不會給外甥女添置什麼。 

「娘您說說，那個王氏去年給二郎說的那房就不行，想起來我都覺得晦氣！就不

該讓她進咱家門！」 

韋氏嘟嘟囔囔的抱怨把魯老太太說煩了。「行了！」 

韋氏被婆婆一喊，也不敢吱聲了。 

「二郎的情況特殊……孤女就孤女吧，關鍵是，我提的要求，妳轉達了嗎？」 

韋氏道：「說了，咱們魯家也不是誰想進就能進的，都轉達了。」 

「那就行，那先安排人見見吧，對了，二郎呢？」 

韋氏道：「二郎一大早就出去了。」 

「月牙鎮開了鋪子，我的二郎太辛苦了，我一定要給他說一房好媳婦兒！」 

韋氏笑了笑，「可不是，我這個長嫂也操心著呢。」 

魯老太太一聽這話，臉色垮了下去，「二郎的事不用妳操心，妳多操心操心自己

的肚子吧！嫁過來兩年了還沒個音信，急死老娘我了！」 

韋氏：「……」 

 

 

昨天杜功章從城裡採買了糧食蔬菜，芮娘今天在廚房終於不是只有蘿蔔和白菜了。 

雞蛋打散，和進麵粉裡，攪打成細膩的麵糊，鍋裡塗一絲油，一勺麵糊舀下去輕

輕一轉，一個厚度一致形狀渾圓的雞蛋餅便成了型。 

芮娘對火候把控極好，該翻面的時候手腕一抖，麵餅兩面都被煎得金黃鬆軟，老

遠都能聞到一股蛋香味。 

王氏就是循著味兒來了。「哎呀我的天爺！這芮娘的手藝真好，我隔著老遠都聞

見了！先前妳舅母誇我還不信呢！」 

芮娘一聽院中有人，忙擦了擦手從廚房探頭，王氏她是認識的，喊了聲，「嬸兒。」 



「誒。」 

田氏也從房內出來，「來了。」 

「你們家中午吃雞蛋餅呢？真香。」 

田氏笑道：「還沒吃飯吧，一起吧，坐。」 

王氏早上替她跑了一趟，也不客氣。 

杜功章隨後也走了出來，見到王氏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杜先生，出去啊？」 

村裡尊教書先生就叫先生，杜功章點了點頭，去了廚房。 

娘兒們說的這些事他不想聽，芮娘給他包了幾張餅、一瓶菜，杜功章就出門去了。 

中午是雞蛋餅、稀飯配醬菜，田氏最喜歡芮娘做的醬菜，讓王氏也嘗嘗，王氏自

然讚不絕口，就差沒誇出花了。 

芮娘笑笑進了廚房。 

田氏立馬低聲問：「去了嗎？」 

王氏喝了口稀飯，「去了去了！」 

「怎麼說？」 

王氏笑咪咪的，「妳先回答我，我昨天讓妳問的那個事兒，妳問了嗎？」 

田氏一愣，意識到了是哪個問題，雖有些無語，還是點了點頭。 

王氏一樂，拍了拍大腿，「那這事兒就能成！」 

「這麼確定？」 

「我對她家那個老太太還是瞭解的，對兒媳婦的要求就三個：一，清白人家；二，

勤快能幹活；三，好生養。妳說，你們芮娘哪個不滿足？」 

田氏皺起眉，「這什麼條件……一個黃花大閨女，怎麼看出來好不好生養？」 

芮娘此刻剛好從廚房出來加了幾張餅，王氏咳嗽一聲，示意田氏去看。 

田氏順著她的眼神看過去，芮娘繫著圍裙，原本寬闊的衣裳被勒出了腰肢，這不

細看還發現不了，小丫頭看著瘦，這該有肉的地方絕不含糊，田氏看得臉一紅。 

王氏不住的眨眼睛，「懂了吧。」 

田氏低頭咳嗽了一聲。 

「這魯家的條件還真是……那老太太急著抱孫子呢？」 

「可不是嘛！就魯家大郎的媳婦兒韋氏，今早我就見得她，那一雙眼精明得和狐

狸似的，有什麼用啊，兩年了，硬是一兒半女都沒有，可把老太太給急死了！」 

田氏懂了。 

「我和魯家說好了，妳明日一早帶著芮娘去趟月牙鎮，就上次打鐵鍋的地方，叫

兩人見見，順便把鍋取回來。」 

田氏皺眉，「怎麼不找個正經地方相看‧」 

「哎喲姑奶奶，妳都不知道魯越有多忙，一年到頭就看不見他幾回，明天妳就別

說是相看了，就當去鐵鋪逛逛，兩個孩子也自然些不是？」 

田氏想了想，是這麼個理，便應了。 

 



第二天一大早，田氏讓芮娘換上了新衣裳。 

這衣裳就是用那天那匹藍色的布做的，芮娘手巧，一件衣裳也就是兩天的功夫，

針腳細密又扎實，樣式雖然中規中矩，但到底是二八佳人，稍稍一打扮，換了個

髮髻，就讓田氏和杜功章眼前一亮。 

「瞧瞧！我說什麼來著，咱們家芮娘就是要打扮，這多好看啊！」田氏讚不絕口，

上前親熱的拉住了芮娘的手。 

「瞧這身段兒和臉蛋，舅母真是沒白疼妳！」 

其實芮娘來杜家大半年，見油水的日子少得可憐，即便長開了也不是田氏的功勞，

但芮娘還是笑了笑，「謝謝舅母。」 

杜功章看著自己這個如花似玉的外甥女，心中也明白，真是長大了，留不住了。 

早膳後，田氏帶著人出了門。 

甜水村離月牙鎮不遠，一路從田地裡走過，所有人的眼神總會被那一抹清新的藍

吸引。 

「這是杜家那個外甥女？」 

「叫宋什麼來著？」 

芮娘不習慣被人打量的眼神，田氏卻讓她挺胸抬頭。 

「怕什麼，妳生得美就是妳的資本，一會兒見到魯越也不准低頭含胸，知道嗎？

一直怯怯懦懦的，將來去了婆家還以為妳好欺負。」 

芮娘抿了抿唇，「記住了。」 

 

 

月牙鎮依舊很熱鬧，王氏先到一步，見到芮娘後眼裡也露出驚豔之色，「芮娘可

真好看！」 

芮娘笑了笑，喊了聲「嬸兒」。 

在京都，兩家要是正式相看，就說明這事要定了下來，所以一般人家讓男女頭次

見面都只是創造一個「機緣」。 

今天這機緣就是芮娘去幫田氏取鐵鍋。 

田氏看了看四周，悄悄用胳膊肘戳王氏，「魯家的人呢？」 

王氏道：「老太太這兩天病著，門都出不了，這事兒就是讓她家大郎媳婦兒操持

著，一會兒芮娘和魯越見了面，韋氏也要和妳見見面的。」 

田氏雖心中有些不滿，但也暫時壓下去。 

魯氏鐵鋪門口的人水泄不通，透過人群依稀可以見到魯越的影子，田氏給自家外

甥女使了個眼色，芮娘臉一紅，慢吞吞的上前。 

隊伍移動得很慢，等到芮娘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一炷香的功夫，魯越今天也只穿了

一件褂子，站在前面，滿頭大汗。 

「要什麼？」男人粗嗄的嗓音響起，芮娘更是緊張。 

「我、我來取杜家的鍋……」她從剛才見到這個男人的時候手心就開始冒汗，頭

也不敢抬起半分。 



魯越抬眸，就看到一個小小的身影站在面前，垂著頭，身上一件藍色的小夾襖，

與周圍一切黑漆漆的鐵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一愣，腦海中依稀記得早上出門

時家中老娘和長嫂似乎說了些什麼，但他忙著出門，狼吞虎嚥的吃完早飯，那話

就左耳進、右耳出了。 

「魯越！發什麼呆！」後頭有人不滿的喊了聲，魯越立馬回過神來，眼中閃過一

絲懊惱，接著就轉身照著名字拿了個鐵鍋，遞到了芮娘的面前。 

芮娘愣住了，這鍋比她想像得大得多，才打出來的新鍋又黑又沉，是杜家廚房裡

芮娘一般很難掂起來的最大的鐵鍋。 

男人的黑眸看著她，見她的小手根本沒辦法把鍋沿抓住，唇角抿了抿，「拿不動？」 

芮娘覺得有些丟人，男人的語氣裡分明夾雜著兩分不耐，她和舅母都忘記了今天

這事兒的本質是取鍋。 

這時她身後的男人笑了一聲，「這是哪家的小娘子？拿不動還一個人來，要不要

哥哥幫妳？」 

芮娘臉頰瞬間通紅，她還從沒有遇到這樣的事情，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好在魯越聽見這話後冷冰冰的看了眼那男人，或許是魯越的眼神著實嚇人，那男

人立馬就閉了嘴。 

魯越將鍋放下，「妳先靠邊站。」 

芮娘連忙點頭，從隊伍中走了出去。 

田氏和王氏終於察覺到了不對勁，田氏猛地拍了拍大腿，「哎呀！我忘了，我要

的是最大的鍋，芮娘一個人，怕是拿不動的！」 

王氏也一愣，「妳也不早說！」 

兩人都忘了這檔子事，連忙就朝魯氏鐵鋪門口去，「讓讓……讓一讓！」 

田氏擠到最前面，果然就看見芮娘一個人無措的站在邊上，趕忙上前。 

芮娘見到她總算鬆了口氣，「舅母。」 

「是舅母的不是。」田氏看了眼那口鍋，然後一抬頭就與魯越對視了一眼。 

田氏雖然也有些怕這個男人，但此刻見他冷冰冰的站在一邊，過來搭把手的意思

都沒有，一時間臉色沉了沉，當下就拉著芮娘的手，「我們走。」 

王氏好不容易擠進來，就見到田氏氣衝衝往外走，她拉了下沒拉住，而魯家那邊

韋氏終於來了。 

她顯然也剛剛趕過來，王氏忍不住問了句，「魯越你剛幹什麼呢！也不幫人家一

把，不是來相看嗎？你不知道她是誰？」 

男人一愣，隨即眉頭緊皺。 

韋氏和王氏一見他這樣都愣了愣。 

韋氏推了他一把，「二郎！你不是把這事兒忘了吧？」 

魯越沒忘，而是壓根就沒聽進去。 

王氏拍了拍大腿，有些頭疼，依著田氏那脾氣，這婚事怕是要黃了。 

韋氏一時也不知道怎麼辦了，魯家雖然不滿芮娘孤女的身分，但老太太急著給二

郎娶媳婦的心思卻是迫切的，她忙推了推魯越，「二郎，你追上去，給人家賠個



不是。」 

可月牙鎮現在人擠人，哪裡還看得到芮娘和田氏的影子。 

魯越就像個木頭，被韋氏說了幾句，乾脆將肩膀上的汗巾一扔，進屋去了，留王

氏和韋氏兩個人大眼瞪小眼。 

韋氏沒了昨天那樣的得意勁兒，賠著笑道：「嫂子，妳看這事兒？」 

王氏歎口氣，「我去試試吧！」 

 

王氏走後，韋氏掀開門簾走了進去，魯越在後院洗臉。 

她歎氣，走到魯越跟前，語重心長。「二郎，不是嫂嫂說你，今早出門前不是都

和你交代了嗎，你是咋想的？」 

魯越用打濕的汗巾擦了把臉，「太忙，忘記了。」 

韋氏有些無語。「那你剛才看見那女子沒，感覺如何？」 

魯越沒有說話。 

韋氏見他不答話，跺了跺腳，「你這樣我沒法和咱娘交代呀！」 

魯越總算回憶了一下，就記得一抹藍，還有那雙無處安放的小手。「還行。」 

韋氏一聽這話，眼睛一亮，「真的？」 

可惜魯越惜字如金，再不肯多說了。 

韋氏瞭解她這個悶葫蘆一樣的弟弟，能說「還行」兩字就說明這事兒有戲！畢竟

上一個老太太問了一下午，二郎嘴裡就吐了三個字「娘做主」。 

韋氏越想越覺得有戲，連忙就朝外走，「我回去和娘說去！你明日別來鐵鋪了，

同我一起去杜家！」 

 

 

田氏這邊拉著芮娘就朝甜水村走，半道上總算被王氏追上了。 

她氣喘吁吁，「妳、妳們……走這麼快做什麼……」 

田氏沒好氣的瞪她一眼，「不走快，還等著被魯家羞辱？」 

王氏單手扠腰，一隻手不停的擺著，「不至於不至於，是誤會、誤會了。」 

王氏總算順過氣來，看了眼站在一邊的芮娘，笑了笑，「芮娘，我和妳舅母說兩

句話，鍋我拿著，妳先回？」 

芮娘看了眼田氏，田氏不情願的點了點頭，於是芮娘乖乖的朝前走，王氏和田氏

在原地站了一會兒。 

「我說妳這麼大氣性做什麼，那魯越就是這麼個性子，妳剛走魯家的人就來了，

那韋氏一個勁的賠不是，說自己早上忘記和魯越打招呼，魯越剛才根本不知道芮

娘是誰！」 

田氏聽了這話，狐疑的看了她一眼，「妳說真的？」 

王氏道：「我騙妳做什麼！不信妳親口再去問問魯越，看他知不知道今天和芮娘

相看。」 

田氏哼了一聲，將信將疑。「就算是，那也說明魯家不誠心結親，這樣大的事都



能忘記，我看還是算了！」 

王氏一聽這話急了，但她心裡一轉，也知道田氏的心思，「真的？妳真決定這事

算了？那我可就去和魯家回話了？」 

田氏瞪了她一眼。 

王氏噗嗤一聲就笑了，「行了吧，我還不瞭解妳，這面子是重要，裡子不也重要

嗎？芮娘的情況咱們可都心知肚明，這事我幫妳瞞著，妳可別半道賣我。」 

說到這事，田氏的怒氣終於漸漸消散，「不過……這能行嗎？紙包不住火。」 

王氏拍她，「妳不說就行！那韋氏剛才著人給我說了，今天這事兒是他們的不是，

明天登門給你們道歉呢！」 

田氏別過頭，「可別了，受不起。」 

王氏這會兒笑開，「真不見啊？妳回頭也問問芮娘的意思，她今天不是見著人了

嗎？要我看啊，妳這個舅母說什麼都沒用，萬一人家芮娘喜歡呢！」 

田氏懶得理她，乾脆轉身就走。 

芮娘走在前面，身後舅母和王氏的話音也會順著風時不時的飄過來。 

田氏很快追上她，「芮娘。」 

「舅母。」 

田氏道：「今天這事兒吧妳嬸兒也解釋清楚了，說是魯越不知道相看這事兒，妳

怎麼看？」 

芮娘先是低著頭走了一會兒，田氏又問了一遍後才抬起頭來，「我都行，舅母做

主吧。」 

田氏一愣，「都行算是怎麼回事？妳看見他了吧？」 

「看見了。」芮娘想起那個男人。 

她從沒有見過那麼強壯的人，站在她面前像一堵牆。 

「感覺如何？」 

芮娘紅了臉。 

田氏笑了，「跟舅母還害臊什麼，有什麼直說就是了！魯越吧看著是有些嚇人，

但踏實能吃苦。」 

芮娘想到那會兒身後人的調戲，不管怎麼樣那個男人也算幫她解了圍，於是絞著

帕子低著頭，慢悠悠的吐了兩個字，「還行。」 

田氏就笑了。「妳說行就行！明兒個魯家人要上門，妳就別做飯了，舅母來……」 

第三章 婚事起波瀾 

這兩日魯老太太牙疼終於緩解了一些，正坐在炕上小口小口吃著暄軟的軟餅，就

聽見韋氏喜孜孜的將今天的事兒給她說了。 

「真的？」聽見自家兒子這麼說，魯老太太驚得差點兒把手中的餅一扔！ 

韋氏雙眼彎彎，連忙點頭。 

魯老太太至今記得說前一房時自家強種的脾性，當即就要穿鞋下地。「愣著幹啥，

從院子裡抓一隻母雞，也別明兒個了，我今天就去杜家見見那個宋芮娘。」 

見老太太真的作勢要下地，韋氏愣住了。「娘，您說真的？」 



「廢話！」魯老太太前兩日不出面是拿不准自己兒子的心意，眼瞧著這好不容易

有個能看上眼的，她當然要去看一看。 

魯老太太一邊穿鞋一邊朝外走，剛出院子門就和回來的魯越撞上了。 

「娘。」魯越喊了一聲。 

魯老太太眉開眼笑，「誒，回來了。」 

魯越看了眼她的側臉，「您牙疼好了？」 

魯老太太捂住側臉，方才因為太高興，連牙疼都忽視了，「別說這個，你提的這

是啥？」 

原來魯越手上提著一吊豬肉，一看就是新鮮剌下來的後腿肉，他面不改色道：「豬

肉。」 

魯老太太被一噎，「我能不知道這是肉？我是問你買肉乾啥！家裡前天不剛買了

半扇豬嗎？」 

提起這事兒老太太就覺得牙更疼了，自家這個強種看著強，耳根子其實是個軟的，

也不知道被那殺豬的怎麼糊弄了，一下就買了半扇回來，可把老太太氣的！回頭

去打聽才知道那殺豬的家裡老母病了，今年豬肉行情又不行，自家兒子善心大發

就買了。 

魯越不說話，魯老太太最氣他一言不發這個悶葫蘆性子，上前就戳了戳他的胳膊，

誰知道魯越一身腱子肉硬的要命，沒戳疼他，倒是把自己的手給戳疼了。 

魯越總算是開了口，「給她，賠禮。」 

四個字讓魯老太太愣在原地，給誰？ 

韋氏這會兒從裡屋也走了出來，看見那吊豬肉，扯了扯唇角，「二郎的意思是今

天把宋家那丫頭得罪了，給人家賠禮？」 

魯越嗯了一聲。 

魯老太太一聽這話，剛才的氣瞬間煙消雲散，「真的，你這是給那個宋芮娘的？

你這麼喜歡她？她長得這麼美？」 

在魯老太太看來，讓自己兒子這麼反常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那個宋芮娘是天

仙下凡，否則這個悶葫蘆怎麼會一反常態？ 

魯越懶得解釋，將那肉拿到廚房吊了起來。 

他原本是沒想買的，但他想起今天在芮娘身後那個男人的調笑，無論如何是他把

這事兒沒放在心上，下了人家的面子，做錯了事就要賠禮，這是魯越的認知。 

至於美不美……他沒看清楚。 

而在魯老太太心裡已經腦補出了一場大戲，咧著嘴直笑，笑著笑著又扯到了痛處，

忙捂住臉，嘶了一聲。 

今天自然是沒去成杜家的，魯老太太也沒殺雞，自家兒子都買了肉，這母雞就沒

必要了。 

不過韋氏一下午的臉色都不太好看，一直到夜幕降臨，大房這邊關上了門，魯大

郎才看出她情緒不對。 

「妳咋了這是，不是說今天給二郎相看挺順利嗎？」 



韋氏瞪他，「順利啥啊，二郎都沒記得這事！」 

魯大郎愣了，「那娘咋這麼高興？」 

韋氏懶得和他解釋，看見坐在炕邊洗腳的男人氣不打一處來，「你昨晚沒回來死

哪去了？」 

魯大郎道：「不是和妳說了，布莊那邊有批新貨到，我走不開，在庫房嘛！」 

韋氏氣得去擰他，「昨天是同房的日子……你、你就讓我一個人等，就你這樣，

我怎麼懷孩子？」 

魯大郎明白了，「娘又說妳了？」 

韋氏臉色古怪了一瞬，「沒有。」 

「那妳這是怎麼了？」 

韋氏也說不上來，就是聽見老太太要給杜家殺雞這事兒之後就不痛快，她乾脆狠

狠的擰了一把丈夫的胳膊，「我先前去看的郎中都說了，我就要是多補一補，就

院裡那群雞崽，你娘護得和什麼似的，我說要殺一隻補身子也不肯，今天二郎的

婚事八字還沒一撇，你娘就要給她送一隻去了！」 

魯大郎啞然失笑。「妳就為了這點兒小事不開心？至於嗎，妳相公我一年賺的錢

還不夠妳燉雞湯？」 

韋氏冷笑，「是夠，但你賺的錢大部分都進你娘口袋裡了，你還好意思說！」 

魯家沒分家，魯老太太現在還是管家，魯大郎不在意這些，只是累了一天急著摟

媳婦，嘴上哈哈兩句就去抱韋氏，韋氏一開始不情願，後來被魯大郎哄著要孩子，

半推半就，兩人就吹了燈…… 

 

 

次日，田氏一大早就精心準備，她心裡清楚，今天登門其實也就是相當於把事情

確定下來，昨天魯越肯定鬆口了，否則韋氏也不可能真的登門。 

真的要和魯家做親家，田氏心裡還是美滋滋的。 

自己收拾完就去了芮娘的房間，說來說去還是芮娘生得美，要不那魯越怎麼在不

知道相看的情況下就看對眼了？ 

田氏越想越高興，這一高興就大方了起來，非要把那天芮娘不要的銀簪子拿過去，

還親自替她戴上。 

芮娘還想拒絕，被田氏按住，「今天是妳的好日子，不許拒絕！」 

芮娘見舅母高興，只好作罷。 

早飯沒多久，魯家就來人了。 

而今天韋氏沒來，直接是魯老太太登的門。 

魯老太太親自來了，那就說明十分有戲，田氏張羅著人進來，朝裡屋喊了聲杜功

章。 

魯老太太臉上笑著，一進來一雙眼就沒停下來過打量，杜家家底自然是比不過魯

家，不過這院子裡外是乾淨又整潔，再一看面前的田氏，這收拾得整整齊齊的，

哪像幹活的樣子？ 



田氏被她這樣的眼神看得有些不舒服，皺了皺眉。 

魯老太太就別開了眼，笑道：「這院子不錯，一看就是勤快的人家！」 

田氏被她誇了一句，不舒服也就暫時沒了，「您快進來坐，芮娘呀，出來倒茶。」 

芮娘從屋裡出現的時候，魯老太太眼神也亮了亮。 

「您用茶。」 

魯老太太笑得和善，「好。」手上接過茶杯，眼睛卻還是盯著芮娘。 

她今天就是給兒子來相看的，可不得看得仔細些。 

芮娘方才正在灶火前燒水，這白生生的小臉被爐火一烤，正是白裡透粉，再一細

看，臉上沒有一顆麻子和斑點，這樣貌還真是沒得挑。 

芮娘也不習慣這樣的眼神，放下茶水後就轉身進了廚房，這不轉身也就罷了，一

轉身，魯老太太眼神更是肆無忌憚，細細的腰身被腰帶顯了出來，走路時那臀豐

滿如月，魯老太太差點兒就沒當場拍大腿說聲好，只是礙著面子咳嗽了一聲，才

收回了視線。 

她這點兒眼神可沒瞞過田氏，雖然不高興，但想到王氏那天說的那三個要求，罷

了，多看幾眼就多看幾眼，反正這老太太是個女的，又不是男人。 

說到男人，田氏才發現魯越竟然沒來。 

「您家二郎呢？」田氏問。 

魯老太太回過神來，扯著嗓子朝後喊了聲，「還不進來在做什麼！」 

田氏睜大了眼朝外看，魯越竟然一直站在院子外頭，因為被籬笆擋住了就沒看見。 

高大的男人竟然有些彆扭，面無表情，手上還提著一吊肉。 

魯老太太笑道：「我家這個悶葫蘆就這樣，昨日他回去之後說是對不起芮娘，特

意帶了塊肉來賠禮。」 

魯越看了眼自己老娘，對不起這三字他沒說過。 

田氏驚訝極了，「喲，這多見外呀，你快坐快坐。」 

田氏招呼著魯越坐下，杜功章此時也露了面，與這個未來的外甥女婿面對面坐下

了。 

田氏將那肉拿到廚房，給芮娘說了這事。 

芮娘也沒想到，看了眼那肉，整整一條，尋常百姓家過年可能才有這麼多，她抿

了抿唇。 

田氏用胳膊戳她，「一會兒端菜的時候妳別瞧他，昨兒個他沒瞧妳，今天妳也別

看他。」 

芮娘不解，「為何？」 

田氏掐她，「別管為啥，聽舅母的就是，這男人啊就只喜歡不把他們放在眼裡的

女人。況且妳一個黃花閨女，今天魯家上門妳露一面就不錯了，可不能讓他們看

多了去！」 

芮娘聽不大懂，只好點了點頭。 

田氏張羅讓魯老太太留飯，老太太也沒拒絕，兒媳婦做飯手藝過不過關也是要考

察清楚的。 



中午這頓飯田氏就直接讓芮娘把那塊肉做了。 

紅燒燉肉，芮娘還算拿手。 

肥瘦相間的肉清洗乾淨焯水後切成方塊兒，用香料小火爆香，煸至微微焦黃後盛

出，鍋中用黃糖炒出糖色，重新倒入肉塊，均勻裹上糖色，最後加水加料燉煮。 

沒多久，這燉肉的香味就從廚房飄了出去。 

魯老太太是個饞的，鼻尖微動就知道這丫頭手藝不得了。 

而田氏更是驚得合不攏嘴，只因芮娘來杜家從來沒有做過這道菜，這也難怪，杜

家光景不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肉也變不出這道菜來。 

開飯的時候芮娘將紅燒肉端上了桌。 

魯越守規矩，從來不會東張西望。但當那雙白生生的小手再一次出現在他面前的

時候，他還是忍不住眼眸微動，抬了抬頭，這回看清了。 

芮娘謹記舅母的囑咐，一直垂著眼沒看他。 

杜功章此時察覺到了魯越的眼神，咳嗽了一聲。「芮娘，妳先進去，一會兒別出

來了。」 

芮娘應了一聲，乖巧進屋。 

桌上三人心照不宣。 

田氏笑著端了壺酒過來，「當家的，今天你陪魯越喝兩杯。」 

杜功章沒拒絕，魯老太太用筷子夾了一塊兒肉放進嘴中，只一口，心中就對芮娘

滿意了，這滋味，自家那個大兒媳是絕對做不出來的。 

魯老太太苦了一輩子，才享福幾年，哪裡吃的夠肉，當下就連夾了好幾塊塞進嘴

裡。 

魯越放下了酒杯看了一眼她。「娘，仔細牙疼。」 

魯老太太差點噴了出來，狠狠的剜了自己兒子一眼。 

老太太瞪他，魯越卻直接無視了那眼神，轉過頭去。 

而芮娘當真進屋後就沒出來了，畢竟是姑娘家，不出來也是合情合理，魯老太太

沒說什麼，留了飯又坐了會兒就起身和魯越走了。 

剛出杜家院子，魯老太太就忍不住掐了一把魯越。 

「娘？」 

魯老太太，「怎麼樣？可心不？」 

魯越不說話，老太太也不急，像是早就習慣。「指望你能說出來幾個字，那太陽

都要從西邊升起來了！不過我剛可是看見了，這姑娘模樣不錯，身段也好，下廚

的手藝尤其不錯，我覺得還成！」 

魯越道：「您覺得成就成。」 

魯老太太皺眉，「就是有點兒奇怪，這麼好的閨女，這都十六了咋就不說親呢？」 

魯越又不說話了。 

「你說說，該不會有什麼毛病吧？」 

魯越有些無語，「我不知道。」 

魯老太太看見自己這個兒子歎了口氣，「我就白問你！」 



 

 

魯家這邊走後，杜家也在商量。 

田氏拉過杜功章就道：「怎麼樣？我看魯越還成，人也挺老實的。」 

杜功章沒說話，反而看了眼在廚房忙活的芮娘。「魯越前兩房媳婦都沒成，妳知

道京都都在傳什麼？」 

田氏愣了愣，隨即不情不願的道：「說他凶得很，打媳婦兒嘛。」 

「妳既然知道還給芮娘說這門親？」 

田氏臉色垮下來了，「你覺得我在害芮娘？那你早說嘛！那何必讓魯家人登門？」 

杜功章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意思是要多方的打聽一下，包括那個老太太，

妳覺得她是什麼省油的燈嗎？」 

田氏不說話了，半晌才嘟囔兩句，「那婆婆不都那樣嘛，媳婦熬成婆，好日子就

來了，你實在不放心就自己打聽去……我不去。」說完就起身離開。 

杜功章歎了口氣，將桌子上剩的半壺酒喝完了。 

田氏走後去了芮娘房裡。 

這一次，田氏和芮娘嘰嘰咕咕到了半夜，還將自己兩套嶄新的衣裳給芮娘送了過

去，芮娘依然不肯要。 

田氏無奈道：「過兩天魯家正式上門提親，彩禮到了妳再還，行吧？」 

芮娘這才想起有彩禮這回事，低下頭，小聲應了。 

 

 

次日，杜家和魯家這邊都開始私下打探了。 

杜家這邊自然是杜功章出面去街坊打聽，而魯老太太則繞過了王氏，拖了另一個

媒婆探聽。 

兩家各有各的心思，倒是當事人像是不怎麼關心這事，魯越自然忙著鐵鋪的事情，

而芮娘這邊也是按部就班的洗衣做飯收拾家務。 

田氏今天又跑去王氏那邊打探魯家的家底了。 

院子裡只有芮娘一個人，田氏出門前忘了餵雞鴨，院子裡的雞圈鴨圈現在嗷嗷一

片，芮娘有些手忙腳亂。 

包穀米和白菜碎葉子撒在雞圈裡，那些餓瘋了的雞一窩蜂的上來搶，芮娘一邊撒

一邊笑道：「慢點呀，又不會餓著你們。」 

那些雞是聽不懂她的話，芮娘一個人自說自話，也沒個人應她。 

餵完了雞，芮娘在自家院子門檻前坐著發呆，她倒現在還記得那無數個黃昏日落，

山裡的日子不好過。 

那個男人是喝酒把自己喝死的。芮娘從沒見過這樣的場面，當晚就在屋子的角落

裡瑟瑟發抖了一個晚上，要不是第二天隔壁村的大娘來找人意外發現這事，她連

自己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大娘喊了兩三個人將那個男人埋了。 



好在那男人死之前還留了點家底，糧食臘肉能撐大半年，那位好心的大娘也會給

她送來糧食，還將看門的大狗也借給了芮娘，她就一個人在山裡生活了下來。 

她每天都這麼盼啊等啊，日落日出，終於讓她等到了親人。 

舅舅舅母就是她的救世主，芮娘很明白這一點，所以現在舅母要她嫁的人，她是

一定要嫁的。 

思緒回籠，芮娘看了眼水池子旁邊的盆子，起身整理了一下圍裙，過去繼續洗衣

裳。 

 

 

「妳說什麼！」魯老太太聽了對面人的話，拍案而起。 

韋氏也愣在一邊。 

今兒個一早，魯老太太花了二十個銅板和京都最靈通的媒婆張桂花那買了消息，

一手交錢一手交信，對方把芮娘曾經被人牙子賣到山裡的事情給魯老太太說了，

老太太驚得一下子跳起半尺高。 

張桂花也有些尷尬，「喲，妳不知道呀？我還當那個王氏說親之前都和妳交代了，

嘖，她怎麼敢呀，也不去打聽打聽妳是多精明的人，還想瞞著？」 

魯老太太那個氣啊。 

韋氏回過神來，也立馬拍了拍桌子，「好個王氏！我去找她評理去！」 

魯老太太在炕桌前氣得胸口起伏，氣得不要不要的，可氣完了又開始哭天喊地，

「我的二郎啊……你的命怎麼這麼苦……」 

張桂花趕緊安慰，只是嘴上安慰，眼睛卻一直瞄著那炕桌上的二十個銅板。 

「我的二郎喲……」魯老太太捂著胸口喊個不停。 

這也難怪，魯越在婚事上一直不順，這好不容易第三個合了老太太的眼，沒想到

又出了這麼個么蛾子。 

張桂花猶豫了一下，道：「不過，宋芮娘進山之後第二天那個男人就死了，說是

喝死的……這萬一人家還是個姑娘家呢？」 

那張桂花話還沒說完就被魯老太太掃過去兩個眼刀，「妳天不天真？那被人牙子

賣進山裡的還能是清白人？就算那個男人死了，她一個人在山裡住了大半年，誰

知道發生了什麼？不行，這事兒堅決不行！」 

張桂花忙附和，「是，嫂子考慮得對。那……消息我送到了，我家中還有事……」 

她一邊說一邊將手伸向桌子上的銅板，眼瞅著就要摸到了，魯老太太一拍掌，將

銅錢壓在了手心。 

「好嫂子，妳這是……」 

魯老太太不甘心，「說來說去，都要怪妳說的第一房出了岔子，我現在想想都覺

得憋屈的很，不行，根源在妳這，妳得想法子再給我家二郎介紹。」 

張桂花一聽臉上就犯了難，「哎喲我的好嫂子，那事兒不都過去兩年了嘛，妳

這……」 

原來魯越的第一房媳婦兒就是這張桂花說的，誰知道剛嫁過來還沒入洞房，竟然



就和情郎私奔了，魯老太太在榻上氣得躺了三天。 

張桂花見老太太一副得理不饒人的模樣，知道她的脾性，只好軟了聲兒道：「好

嫂子，之前那事是我不對，我也愧疚著呢，妳放心，我肯定給妳好好相看，絕對

比那個王氏靠譜！」 

提到王氏，魯老太太又開始咬牙切齒了，說到底還是王氏更可恨。 

張桂花瞅準時機立馬將那二十個銅板收入囊中。「那我走了啊嫂子，等我有信兒

就立馬登門！」 

張桂花走了，魯老太太還在屋裡捶胸頓足。 

而韋氏當真立馬跑到王氏家裡指著人劈頭蓋臉的罵了一頓。 

那會兒田氏前腳剛走，王氏聽懂了韋氏那話裡的意思，當場臉色一變，追了出去，

也不是去追韋氏，而是跑去了甜水村。 

半道上田氏被她追上，聽說後當即也臉色大變。「他們怎麼知道的？他們從哪打

聽的？」 

王氏道：「我還想問妳呢！妳不是說芮娘回來的時候是半夜，你們也一直對外說

是從老家接來的嗎？」 

田氏道：「對啊！鄰居們都不知道，她們怎麼會知道？」 

王氏思忖半晌，「我覺得這事兒不對，我懷疑是有人專程在搞事。妳不知道，這

京都有一個媒婆姓張，老看我不順眼，怨我搶了她不少生意，我覺得這事肯定是

她專程去打探，然後給魯家透的信。」 

「那怎麼辦啊！」田氏有些急了。 

「妳別慌，先回去等我消息，這事兒說白了就是個男女之間的事，要是魯越真的

和妳家芮娘看對了眼，那魯老太太也沒法子！」 

田氏道：「看什麼對眼啊，昨天他們登門，我們家老杜就沒讓芮娘出來，他的性

子妳又不是不知道，讀書人保守得要命。」 

王氏猛地抓住田氏胳膊，「我就問妳一句話，妳願不願意賭一把？」 

「賭……怎麼賭，賭什麼？」 

「我的姑奶奶！妳以為這事真就是魯家這門親事的問題？我告訴妳吧，姓張那婆

子心可黑著，和魯家結親不成，妳信不信不出三日，芮娘被賣給鰥夫的事情就會

傳遍整個京都，到時候妳家芮娘沒了臉，這日子該怎麼過！」 

田氏一聽這話，臉色一下就白了。 

王氏道：「所以說妳先回去好好想一想，等我的消息！」 

田氏連忙點頭。 

王氏說完就跑了，一邊跑還一邊朝田裡啐了一口，嘴上也不知道是在罵誰。 

 


